
数字化时代的艺术生存 
 
艺术家盛天泓访谈 
 
最初结识盛天泓，还是在二十年前，当时我们都还是中央美术学院同年级的大学生。1997
年毕业之后，天泓到海外求学，我们于是有很长时间疏于联络。再次与这位老朋友近距离接

触，已是将近二十年后。现在的盛天泓是毕业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海归”艺术人，

已是在近年来国内和国际重要艺术活动中多次参展的积极活跃的当代艺术家。在我们进行这

次艺术访谈的不久之前，盛天泓的个人画作展览——“数字时代的爱情”，便已在北京 AYE 画

廊揭开帷幕。 
 
那么，何谓“数字时代的爱情”？诚如在展览的段相关网络介绍中提到的那样“这是个海量资

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乃至整个生存方式都在发生改变，而艺术家

的表达方式和艺术生存方式，也必然对此作出回应。为我整理这次访谈录音的一位朋友问我：

“既然画展名为‘数字时代的爱情’，你们之间谈到的‘数字时代’固然很多，但你们之间谈

到的‘爱情’的次数却很少？”——其实在同一段访谈当中，盛天泓已经回答了：“我们谈论的

是一种广义的爱情。”——爱情是一个在数字时代很能够吸引观众目光的“噱头”，但广义的

爱情不仅于此。我所了解的盛天泓当然也不仅于此。艺术家关心的，不仅是我们今天的情感

生活，而是我们永恒的热爱正在怎样经历这个数字化变迁的时代。“数字”会不会改变“爱
情”？数字时代会不会改变我们对于生活与艺术的热爱？也许，广义上的爱永远还在那里，

但人们面对“爱情”和表达“爱情”的方式，却难免在潜移默化中与世推移。而艺术家，也正

在为他永恒的热爱，寻找属于这个世纪的、同时也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 
 
我希望尽量避免使用某种“风格”或“主义”来形容和归纳盛天泓的艺术，因为风格和主义的

标签越来越明显地沦为了一种把艺术简化为书架数据的粗暴方式，越来越沦为今天貌似强大

实则迂腐的所谓艺术批评向数字化时代妥协的托词：当你不理解某件作品的时候，你将其归

结为某种主义，于是你就可以利用百度词条中对于某主义的界定，代替你对这件作品本身的

理解，然而这样的理解，在盛天泓的艺术中显然无法找到借口。盛天泓的视觉作品，既亲切

而又陌生，几乎他的每一个主题，都来自于我们今天网络时代的某份海报、某个形象或某段

新闻——与那些故作高深的神秘主义实验艺术不同，你似乎一眼就能看到天泓的“主题”，但

这些主题在他手绘中所呈现的特殊效果，却又同我们早已熟悉到麻木不仁的数字化形象截然

不同，在这里，数字化的视觉重新找到了生命，鲜活而又形象的生命。 
 
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时进入我们的视觉：由熟悉所引起的快感和善意，以及部分的陌

生所引起的不解和好奇。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观众观赏之后，都会对天泓的艺术“点赞”，
但我确定，你在关掉你曾经“赞”过的网页时，你的视觉印象不会有片刻滞留；而你路过天

泓的作品之后，你“第一眼”得到的矛盾感受，很可能会让你多一眼的停驻，多一个念头的

凝想。也许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但多的那一眼，多的那一个念头，在数字化时代一切都变

得匆忙的表象中间，它的意义其实无比珍贵。 
 
“事实上，在时代变迁、视觉生存环境转变、目光转变乃至艺术创作和欣赏趣味的转变之间，

是有一定的脉络可以观察和考量的。”尤其是一个成功的当代艺术家，特别需要对于视觉生

存环境的变迁拥有一种天生的敏锐，并且敢于把这种“目光的变迁”勇敢地表达出来，这是

在那些“风格”和“主义”背后的艺术生命的真正动人之处。盛天泓这一代艺术人，他们的成

长历程恰恰经历着视觉史上一次最翻天覆地的“目光的变革”：我们 70 后的少年时代，其实

是在一种比较传统的纸本印刷的传媒世界中成长，我们的童年记忆中残存着布告栏的海报和

单位的高音喇叭；而我们的成长经历着网络时代的萌发和逐渐壮大，直到我们今天不再出门



却能浏览天下新闻，不再见面而靠 QQ、微信一样谈论爱情和友谊，甚至，也不靠美术馆和

昂贵的画册，仅仅通过点击一个个数字化的“豆腐块”信息，就自认为了解艺术，同样也了

解整个世界，了解自己是谁，了解了生命的全部。 
 
这样的数字化生存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身处这一时代的艺术家又如何才能更好地面对爱

与生存？盛天泓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以艺术的力量重新阐释了他的广义的“爱情”。他拒绝

像一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那样，依靠“退回中世纪”来对抗工业化生活；也拒绝像一个

老学究那样，漫谈经典书卷的思想情操来反对流行的文艺。我们需要反思当下的数字化生活，

但再深刻地反思，也无法让我们重新回到网络时代以前的所谓纯朴状态。你或许可以偶尔远

足，直接面对自然，用画笔描绘尚未被数字化污染的大好山河，但请问一个今天生活在大都

市的艺术家，以及每一个普通人，你一生能有多少时间去如此“纯朴”和纯粹？我们需要的，

不仅仅是片刻地寻觅另一个世界的净土来逃避生活。我们需要的，是在当代的视觉生活中，

重新找到一种充满“爱”、充满“感受性”的直面的方式。 
 
在盛天泓的艺术那里，我们至少发现了一种迹象，一个契机：盛天泓说，他其实是在“写
生”，是的，写生！不同的是，我们美术学院的传统写生训练，必须要求我们的学子们跋山

涉水，寻找人迹罕至之地才能看到“自然的真实”：而盛天泓则说，“为什么我们每天如此熟

悉的那些海报招贴、网络人物、新闻图片倒反不能写生？”它们真真实实地构成了我们生存

的视觉环境，我们只是已经习惯了用一种麻木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我们为什么写生？因为我

们拒绝麻木。如果我们用看网络图片那样的“数字化方式”同样去画荒郊野外的山水，那么，

其实我们即使走到了荒郊野外，我们仍然只是在网络化地生存，我们只是“猎奇者”，而无

法真正融入自然。如果我们用一种看山看水的心情来看数字化的世界，用画天画云的情致来

画我们眼前的视觉环境。那么，即使我们描绘的只是数字化的图像，这样的图像同样也会充

满“特殊感”，或者说，充满了一种属于它、属于我们自身的生命气质。 
 
虽然数字化的时代正在改变我们“爱”的方式，但我们这一代人深信，真正的爱、真正的艺

术生命，总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式。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在与时俱进

当中亦必当有所坚持。盛天泓，用一种当代视觉的方式呈现了他的生命热情，在他的“数字

化”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坚守的纯粹，看到了达观与勇气，也看到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包容

与美丽。当代艺术的批评一时难有定论，但一个优秀的当代艺术家，必然具有一种调动目光

的能力，以通过这种能力，激发人们自省与玩味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我比较喜欢盛天泓的新作品，他的思考角度有特点，多文化图像混杂得有趣。自由涂抹中

带着生涩停滞的趣味。他在解构中找到了自我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 
 
——马晗 
 
 
 
“盛天泓先生作为 70 一代旅德画家中的佼佼者，他知晓出身的那个母国旧地，现在正是信

息混乱与闭塞并置，处处潜规则而无契约精神，人际复杂充满变数的怪诞丛林。对于画家而

言，这充满焦虑和涩苦的故园是一方富含养分的沃土。同时从另一方面而言，置身其中也意

味着对一种艰险之路的选择。相对一劳永逸的系列绘画，盛先生这些看似跳跃性稍大的画面，

恰恰是他与彼时及当下因习旧惯搏斗的一个个角力场。而正是由于惯常的联想被去除以后，

事物内在的性质才带着惊人的活力与新鲜性而展示出来。” 
 
——张懿 
 



 
 
“吕克图伊曼斯使用的图像选自公开的照片，多有关战争、暴力、镇压。阴暗的色调、模糊、

不可名状的场景。他用绘画将图片描绘得更加恐怖，更加令人不安。这与德国艺术的历史观

和批判意识有关。盛天泓则是仍然存有儿童意识的画家，生活里，他经历过不少挫折，对一

个选择了职业道路的艺术家来说，现实往往严酷，但是他的心底里仍然保持着童心和童趣。

盛天泓并非是拒绝长大的那种矫揉造作，他选取照片的标准和儿童看世界的方式相仿。表现

手法也汲取儿童画的方法，绝不概念化、符号化。而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技巧背后，是长期训

练带来的优秀的绘画素养。” 
 
——田恺 


